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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

张 云 曾现江

［摘要］藏文史籍中存在着两类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一类是吐蕃历史的唐蕃关系部分有关中原的记载，另一
类则是由专门篇章所记载的中原历史，并可细分为“中原王统世系”和“中原教法源流”两部分。这些记载以其
独特的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其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及立场出发，阐发他们对中原地区及
中原历史的态度与观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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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 7 世纪藏文创制以来，藏文史籍就成
为记录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藏
族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主要传承纽带。无论是
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还是后弘期的

各种教法史、史册、王统世系等，都有不少关于中
原地区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研究者多以其“史
料价值”不高而不予重视，或仅局限于对其中个别
史实记载“真伪”的甄别上，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知
识系统，置于藏汉关系和藏汉文明交流的历史场

域中加以审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这些记

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所具有的重要研

究价值也认识不足。

一、吐蕃时期藏文史料有关中原的内容

吐蕃时期遗留至今的藏文文献包括古藏文手

卷写本、简牍和金石铭刻等三大类。其中，吐蕃简
牍由于大部分出自下级军官、军士和基层官员之
手，内容主要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
事和宗教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基本上没

有与中原相关的内容。在古藏文写卷和金石铭刻
这两类文献中，与中原( 唐朝) 相关的内容也不多

见，除一些译自汉文文献的写卷外，还没有发现有

专门或独立记载中原的内容。
古藏文写卷有关中原的记载，首推《敦煌本吐

蕃历史文书》［1］，其中又以 P． T． 1288《大事纪年》
所载内容最为丰富。该写卷类似汉文纪传体史书
中的本纪，叙事清晰，笔法简洁，简明扼要地逐年

记录吐蕃从藏历狗年(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 到藏历龙年(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 共
115 年间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关吐蕃与唐朝的关
系，涵盖了和亲、唐使入蕃、战争、盟会及边境地方
官员交涉等多方面。一是唐蕃和亲，对包括文成
公主与金城公主两位唐朝公主先后入藏以及两位

公主的薨逝都有简明记载。二是唐朝使节入蕃，
从藏历猪年( 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 到藏
历虎年( 代宗宝应三年，公元 762 年) 共计 63 年
间，唐朝入蕃使节 17 人次与吐蕃赞普或执政者相
见于赞普牙帐。三是战争，包括双方在青海、河陇
和西域等地区十次大小不等的战争或边境冲突，

以及“安史之乱”期间吐蕃攻占长安，扶持金城公
主之侄广武王承宏为帝之事，而且对此事件的记

载还颇为详细。至于唐蕃双方边境地方官员交涉
方面的内容则只有一例。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二部分 P． T． 1287

《赞普传记》类似汉文纪转体史书中的列传，记载
了七位赞普及其大臣的文治武功，举凡征战、会
盟、联姻、交往等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神
话和歌谣等都有记录。《赞普传记》共有十节，其



中有三节与唐朝有关。一是墀德祖赞时期，吐蕃
攻战唐朝瓜州以西各地，以及吐蕃在剑南地区所

获得的重大进展，即南诏背唐投蕃事件。二是墀
松德赞时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攻战，包括吐蕃军攻

陷长安、立广武王为帝，韦·结桑达囊率军击败唐
朝浑瑊，以及韦·赞热咄咄攻占陇山山脉以西各
地、设立五道节度使等。三是唐朝大将王孝杰与
吐蕃噶尔·钦陵的辩答与交战之情。

P． T． 960《于阗教法史》也是一份著名的古藏
文写卷，可以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于阗授
记》相互印证。虽然该写卷的主要内容是于阗佛
教史，但仍有部分内容涉及中原。一是于阗建国
传说: 于阗最初的国王名地乳者乃阿育王之子，被

汉地国王收为养子，后带领许多汉兵和随从来到

于阗，与一位被阿育王放逐的大臣所带的来自印

度士兵和随从相遇，共同建立了于阗城。二是提
到了唐蕃君主结成“甥舅”关系，并记载文成公主
入嫁吐蕃赞普后，修建寺庙，供养佛教，最后死于

黑痘之症，又称汉王、吐蕃王、回鹘王等三大国王
与印度的卓背萨达王鏖战十二年。［2］( P. 147 － 158)

另外，P． T． 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
书》主要记载了回鹘北方的若干族群———如突厥、
契丹、奚、高丽等，其中也略有涉及中原之
处。［2］( P. 159 － 173) 残卷《吐谷浑纪年》( 编号为 Vol．
69，Fol． 84) 也有关于唐朝公主 Mun － cheng 入蕃
和亲事件的记载，但其中的 Mun － cheng 究竟是文
成公主还是金城公主，成为关于这份藏文残卷争

议的焦点。［3］( P. 7 － 10) P． T． 16 和 IOL TIB J 7511 是
一组涉及赤祖德赞的祈愿文，系吐蕃的地方官员、
属民、部落等为庆祝吐蕃与唐、回鹘会盟成功而修
建的寺庙落成时而作，涉及到吐蕃与唐朝的战争

与会盟。［4］

目前发现的古藏文写卷中，有不少是汉文典

籍的翻译，其中一些译自汉文史籍，内容自然是中

原历史。P． T． 986 是《尚书》的译文，共有四节，包
括《泰誓》两篇、《牧誓》一篇、《武成》一篇，均属于
《周书》的范围。［2］( P. 69 － 79) P． T． 1291 是《战国策》
的译文，包括《魏策》六篇，分别是《田需贵于魏
王》( 《魏策二》) 、《华军之战》( 《魏策三》) 、《秦魏
为与国》( 《魏策四》) 、《王假三年》( 《史记·魏世
家十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魏策四》) 和
《魏攻管而不下》( 《魏策四》) 。［2］( P. 85 － 94) 也有研究

者认为，该写卷并非《战国策·魏策》译文，而是
《春秋后语》中《魏语》的译文。［5］

保留至今的吐蕃金石碑铭有十余件，其中只

有三件涉及到唐朝，分别是《唐蕃会盟碑》、《恩
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和《赤德松赞墓碑》。［6］《唐
蕃会盟碑》为唐蕃长庆会盟时所刻，其内容主要是
追述唐蕃双方的历史及双方的交往历史，强调唐

蕃因和亲而结成的舅甥情谊，约定双方的边界划

分。《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赤松德赞时
期，涉及到吐蕃大臣达札路恭率军攻唐，深入长

安，并立广武王为帝一事。《赤德松赞墓碑》则简
略追述了赤德松赞即位之初率军攻唐，以及后来

唐蕃双方订立盟约的史实。
总体来看，吐蕃古藏文文献有关中原史实的

记载并不多。无论是古藏文写卷还是金石文献，
除了 P． T． 986 和 P． T． 1291 等译自《尚书》、《战国
策》等汉文史籍的卷子外，迄今还没有发现独立或
专门以中原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材料，基本上都是

在记载有关吐蕃对外关系时才涉及到一些中原地

区( 唐朝) 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唐蕃关系来
说，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不过，其中有关中原地
区的记载毕竟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很难凭借这些

材料来了解吐蕃究竟是如何认识、理解中原唐朝
的，也难以判断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原观念在吐蕃

社会是否已经形成，更遑论讨论其内涵等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几乎所有涉及周边四邻和

吐蕃对外交往的古藏文材料中，唐朝都被置于首

要位置，吐蕃对唐朝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同样与吐

蕃在战争、联姻、会盟等多方面都发生密切关系的
突厥、回鹘、南诏等周边政权。视唐朝为大国、上
国，以能够与唐朝发展关系而感到自豪，这样的观

念在吐蕃藏文史料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反映。

二、后弘期藏文史籍关于中原的记载

公元 842 年，下令灭佛的达磨赞普遇刺而亡，
吐蕃王朝随之分崩离析，吐蕃地区进入一个长期

战乱的动荡时代。在达磨赞普灭佛的过程中，吐
蕃的文化典籍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即使是在灭佛

过程中幸免于难的部分典籍也多在吐蕃社会的长

期战乱和动荡中湮没和散佚。到 10 世纪后半叶，
战争逐渐减少，社会渐趋安定，佛教重新传播并迅

速发展，藏文历史编纂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

有关中原的记载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

发展态势。
( 一) 后弘期早期的伏藏文献中有关中原的记

载

随着佛教的复苏，到 12 － 13 世纪，一些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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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相继声称发掘出了一批吐蕃时期埋藏于地下或

建筑物中的佛教文献，即伏藏。这些伪托为莲花
生大师或吐蕃名王将相所传的伏藏，虽然有许多

妄诞无稽或穿凿附会的神话传说，但仍不失为一

种珍贵的历史文献，不管从内容、结构，还是叙事
方式、文字风格来看，都比吐蕃时期的文献有了很
大的发展。
在后弘期早期的伏藏作品中，《拔协》和《柱间

史———松赞干布遗训》等书都有较多内容涉及中
原，当然两书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仍限于唐蕃关

系。《拔协》被誉为后弘期的第一部藏文史书，其
中有关中原的记载集中在唐蕃和亲、甥舅会盟及
唐蕃佛教关系等方面。在唐蕃和亲方面，虽有部
分内容涉及文成公主，但主要是围绕金城公主展

开的，并且出现了赤松德赞系金城公主所生及其

在一周岁时认出汉人舅舅的故事。在唐蕃佛教关
系方面，《拔协》称中原( 唐朝) 佛法兴盛，是吐蕃
佛法的主要源泉。该书不但讲述了文成公主供奉
释迦牟尼佛像、金城公主将中原佛法的“七日祭”
引入吐蕃等内容，而且详细记载了汉人使臣之子

桑喜劝导吐蕃赞普倡行佛法、吐蕃两次派使臣到
中原求取佛经并随汉地“和尚”学习佛法，以及吐
蕃在佛教兴起过程中，汉地“和尚”的各种贡献等
内容。［7］( P. 2 － 22)《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以铺
陈、夸张的手法叙述了一系列唐蕃和亲和文成公
主入藏的故事，突出了大量中原物品作为文成公

主的嫁妆进入吐蕃的盛况，包括法规律令、诗文曲
赋、农牧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卜筮风水、房屋建造
技术、医学知识等在内的各种中原文化随之传入
吐蕃，而最为重要的则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

像、僧人比丘和佛经等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8］

( 二) 元明时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元、明两代是藏族史学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
元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统一管理，不但为各西藏教

派之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极大地推动了

藏区与中原地区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了

包括历史编纂学在内的藏族文化的发展。从元代
中后期到明代前期，相继出现了《佛教史大宝藏
论》、《红史》、《朗氏家族史》、《雅隆尊者教法史》、
《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
《贤者喜宴》等一大批优秀的藏文历史著作，形成
了教法史、史册、王统记、世系史等各种类型的史
学体裁。这些史籍都沿袭《拔协》、《柱间史》等早
期伏藏作品对唐蕃关系史的记载，并且在内容上

更加全面、故事情节上更加丰富。尤其是元代后
期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在《西藏王统记》中，将早
期伏藏作品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记载与民间传闻

及佛经故事相结合，将一系列极富文学色彩和宗

教色彩的故事缀联在一起，成为元明时期藏文史

籍记载这段历史的主要参照对象。
就对中原史实的记载而言，元明时期的藏文

史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在沿袭早期

伏藏作品有关唐蕃关系史记载的同时，还用专门

的篇章来讲述中原王朝的历史。这个变化最早出
现在《红史》中，该书由曾长期担任元代乌思藏十
三万户之一的蔡巴万户的万户长贡嘎多吉撰写于

元代后期。在书中，作者以周昭王二十年为起点，
叙述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帝王世系及在位年数，
并在东汉至唐代前期部分插入一些佛教故事。在
唐朝部分，又将帝王世系及帝王在位年代与《唐
书·吐蕃传》所载的唐蕃关系史有机结合起来，以
唐蕃之间的和亲、战争与会盟等内容为重点。接
着简略记载了五代和两宋的帝王世系，以及西夏

国王如何取代汉地国王的故事及其世系。最后是
对蒙古及元朝王统的记载: 始于成吉思汗的始祖

孛儿贴赤那，止于顺帝妥欢贴睦尔。［9］( P. 11 － 15) 由

此，《红史》就构建出了一个自成体系且相对完整
的“中原王统世系”———以帝王世系为纲的中原王
朝历史。这样的中原王朝历史总的来说非常简
略，但具体到各个朝代则是详略有异。首先，作者
以周昭王二十年作为叙述起点，没有汉文史籍惯

常所载的“三皇”、“五帝”及夏、商两代。其次，唐
以前各朝的历史非常简省，只提到部分中原政权

的王位传承代数和个别帝王的名字，其中魏晋南

北朝部分不但简略，而且颇为含混，遗漏甚多，只

提到了十六国中的前秦和后秦、后凉，而更为重要
的北朝和南朝都未见记载。相对而言，唐朝历史
就全面和准确得多，如帝王世系只遗漏了穆宗与

文宗之间在位仅两年的唐敬宗，而且皇帝的即位

时间和在位时间也与汉文史籍的记载相同或大体

相近。帝王世系基本上完整的还有元朝，而五代
和宋辽金西夏各朝的帝王世系则较为简略。
通过穿插一些佛教故事，《红史》实际上还构

建了一部简略的中原佛教史。作者先是在“印度
王统”的结尾处讨论释迦牟尼灭寂年代时，指出释
加牟尼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年，并记载了著名的旃

檀佛像的建造和释迦牟尼对此像在一千年后将至

汉地的预言; 在后面的中原王统世系部分，作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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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载了汉明帝时法竺兰等人白马驮经至洛阳、
前秦遣人从西域迎请觉卧佛像、佛舍利及僧人鸠
摩罗什，并铺陈记载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种种神

异故事; 在隋唐历史部分，则分别讲述玄奘取经和

道宣律师奇遇多闻天王之子的神异事迹，然后称

觉卧佛像被文成公主带入吐蕃。这个融于中原王
朝历史叙述之中的中原佛教史，其实还隐藏着一

个觉卧佛像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原，再到吐蕃的迁

移史。
《红史》成书后，用专门的篇章来记载中原王
朝历史就成为许多藏文史籍的惯例。许多编纂于
明代的藏文史籍，如《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
统记》、《汉藏史集》、《青史》、《西藏王统记》、《贤
者喜宴》等，都沿袭了《红史》“中原王统世系”的
写作范式，记载了一部结构和内容都基本相同的

中原王原历史，其中成书较晚的如《汉藏史集》、
《青史》、《新红史》等，则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一些
元、明两朝的史实。
( 三)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以松巴堪

布·意希班觉所著《如意宝树史》和土观·罗桑却
吉尼玛所著《土观宗派源流》这两本教法史最值得
关注。
《如意宝树史》第三章名为“摩诃支那大汉地
法王、佛教大师、佛法宗派之历史”，但在结构上分
为“王统世系”和“教法源流”两部分。在“王统世
系”部分，作者先介绍汉地的地理范围及其特征，
然后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清乾隆时期的

中原王朝历史。在“教法源流”部分，作者首先总
述中原各种教派的源流，指出中原主要有儒、释、
道三教，以及墨子、列子、庄子等人的“教法”和一
些外来的宗教; 然后述叙中原佛教史，并将中原佛

法分为律宗、密宗、广行宗、深观宗和心要宗( 禅
宗) 五派，分别阐述各派的传承和特点。另外，该
书在第二章“藏地佛教史”的记叙中，沿袭了常见
于元 明 时 期 藏 文 史 籍 的 唐 蕃 关 系 史 内

容。［10］( P. 740 － 764)

《土观宗派源流》对中原的记载集中于“汉地
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部分，主要内容是
儒、道、释三教的源流和基本教义，以及伊斯兰教
传入中原后的发展情况。在儒家学说源流部分，
作者称儒起源于伏羲，而孔子则是儒学的创始人，

他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四书”之中; 又介绍从儒学
生发出来的学问，包括历算、阴阳、八卦、医学、歌

舞、历史著作、工艺技艺、堪舆之学、相人之术、占
卜推算等; 接着介绍儒家的基本理论、主要典籍以
及修习进程等内容。道教源流部分相对简略，作
者从道教始祖老子讲起，然后分析道教的教义和

修习方法。对于汉地佛教源流，作者分“由天竺传
入”和“由藏地传入”两部分进行记载。“天竺传
入”部分以释迦牟尼诞生的周昭王二十年为起点，
记载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后的发展历史，然后将

中原佛教分为律宗、密宗、广行宗、深观宗、心要宗
等五派，作进一步的介绍。在“由藏地传入”部分，
主要讲述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在中原

的活动情况。［11］( P. 193 － 216)

较之元明时期的藏文史籍，《如意宝树史》和
《土观宗派源流》两书有关中原的记载在内容上更
加丰富和全面，这尤其体现在两书对中原宗教文

化的记载上。值得注意的是，两书作者对以往藏
文史籍中流行的一些对中原的误解进行了深刻的

反省。例如《拔协》所记载的吐蕃僧诤故事，将有
关顿、渐之争的讨论演绎成汉地和尚摩诃衍与莲
花戒之间的直接争执，而后世许多藏文史籍不但

沿袭其说，并将摩诃衍所传之法称为和尚之教，多

有贬损，乃至视为邪说异端，对中原佛教史的记载

因此也多止于唐朝前期。然而《如意宝树史》与
《土观宗派源流》两书不但对汉地佛法从传入直到
清代的发展史详加记载，而且对历代中原高僧的

贡献大加赞颂，并明确指出虽然大乘和尚即摩诃

衍在认识上有不正确之处，但“不可只就一和尚所
言有误，便认为一切和尚之见皆是邪计。”［11］( P. 214)

三、藏文史籍有关中原记载的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吐蕃古藏文文献，还是后弘

期藏文史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关中原的记

载。这些记载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别: 一类是吐
蕃历史的唐蕃关系部分有关中原的记载，吐蕃时

期的藏文文献有关中原的记载多属此类，而这类

记载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后弘期藏文史籍中; 另

一类是由专门篇章所记载的中原历史，可细分为

中原王统世系和中原教法源流两个基本部分，这

类记载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系由撰写于元代后

期的《红史》开创并为后世许多藏文史籍所继承，
并在内容上不断补充。
以上两类有关中原的记载，在藏文史籍中或

详或简，虽然都难免将史实杂糅于宗教神话与民

间传说之中，失实之处颇多，不少内容模糊不清，

不乏虚构与想象的成份，甚至不同史籍之间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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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袭、雷同等问题，但是这些记载却以其独特的
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
化观和价值观等立场出发，阐发了他们对中原地

区及中原历史、文化的态度与观点，其内容既包含
了古代藏族的中原观，也从观念层面深刻地反映

了古代藏汉民族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因此，
对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进行系统地、全面地
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藏族中原观的形成与演

变历史，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古代

藏汉民族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具有以下三方

面的研究价值:

首先是对认识与理解汉藏关系史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对藏文史籍有关中原史实的记载及其相
关内涵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汉藏之

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交流与互动，而且可以从政

治、宗教及文化认同等角度，理解古代藏族知识精
英的历史情感与立场，从思想观念层面反思与研

究历史上的汉藏关系。
其次是有助于深化汉藏关系史、中原历史及

相关史实的研究。藏文史籍对中原史实的记载虽
然简略，且舛误颇多，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

汉藏关系史及中原地区历史相关史实的澄清、补
充和纠谬作用，从而完善对汉藏关系历史面貌的

认识与理解。
第三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藏族古代史学写作

的某些基本特点与规律，从而推动藏族史学史、藏
族文化史的深入研究。藏文历史编纂学是藏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史实的记载是古代藏

文史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记载在写作选材、
体例、编纂原则上都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通过

对汉藏文相关史实及不同藏文史籍记载的对比与

分析，不仅可反映出藏族史家对中原历史的认识

程度，及其对中原史学写作方法的借用和藏文史

籍写作的演变过程，还可从中总结归纳出藏文史

籍的基本书写范式、史家的写作理念及其所受到
的宗教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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